
□石恒

在十几年的工作生涯中， 接触

过许多戒毒人员， 他们有各种各样

的故事。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 或许

是严某。

他的形象太差了

2008 年的秋天， 严某因吸烟

违纪被我处罚。 严某当时的形象实

在太差了， 门牙脱落， 其他牙齿都

是黑漆漆的， 眼神总是飘忽不定，

可以说吸毒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在他

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我刚

工作不久， 对严某这样的戒毒人员

有着本能的反感， 发现他违纪后，

厌恶感油然而生， 所以对他的处罚

非常严厉。 还记得严某当时似乎想

解释， 但被我严厉喝退了。

情绪过后， 我反思了自己的行

为， 觉得对严某的处罚有点过了，

于是当天值班时， 我和严某进行了

一番交流， 我想了解严某的情况，

和他违纪的前因后果。 话匣子打

开， 我发现严某是一个有故事的

人。

严某原本是个商人， 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 经济上的宽裕让他开始

飘飘然。 在应酬中， 严某接触到了

海洛因。 那时的海洛因是有钱人的

“奢侈品”， 起初严某为了显示身份

吸食海洛因， 然而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 他渐渐沉沦， 屡戒屡吸。

那一次的谈话， 让我对严某有

了改观。 其实他并非无可救药， 只

是多年的毒瘾让他难以自拔， 他自

己也很痛苦。

该怎么帮助严某。 在观察严某

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他对安排的工

作从没有怨言， 而且手脚利落。 我

试图从这方面引导严某， 让他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能帮助其他行动不便

的戒毒人员， 这样或许可以找回自

己的价值能成为一个被人需要和喜

欢的人。 后来， 严某果然尝试这样

做， 有了不小的改变， 让我省心不

少。

他出所我做“功课”

转眼， 严某即将出所了， 他来

找我， 想聊聊回归社会后如何适应

生活。 我沉思了一会， 说道： “改

天我来找你， 我觉得我这次和你要

认真准备一下， 因为这有可能改变

你的一生。” 那几天我在网上、 书

上收集如何有效对接社会的资料，

甚至与同事聊天的话题也是这个。

后来， 我将准备的资料认认真

真地讲给严某听， 我讲得非常细

致， 他听得非常认真。 最后， 我对

严某提了“三多三少” 的要求： 一

是多理解他人、 少一点自艾自怨。

回归后可能会遇到各种冷言冷语，

甚至是歧视， 这都是正常的， 因为

大家都是凡人， 看待和考虑问题有

偏差， 自己不能因为这个就丧失了

信心；

二是多为他人付出， 少一点自

私自利。 尽可能的多为他人着想，

别人才能接纳你， 自己才能更好的

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圈子， 自私自利

只能让自己更加封闭， 从而又进入

恶性循环， 可以先从去居委或街道

申请做义工开始， 真正让别人看到

你的进步；

三是多一点兴趣爱好， 少一点

急躁焦虑。 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

动， 多接触一些正能量的人， 自然

焦虑也就少了， 这样自己的生活就

能成功很多， 每天坚持、 坚持、 再

坚持， 定然会成功。

多年后偶然重逢

严某出所了， 我以为我和他不

会再见。 然而， 2011 年， 我在医

院为家人办理住院手续时， 听到有

人叫我“警官”。 我回头一看， 竟

是严某， 他穿着一件护工服。 原来

严某出所后经过居委等部门的帮

助， 来到医院当护工。 他非常珍惜

这份工作， 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严某的坚持让我感动， 我给他

递了一根烟， 不料严某连忙摆手，

“医院规定不让吸烟， 而且很多病

人和家属都不喜欢护工抽烟， 我

已经把烟戒了。” 说着， 严某还特

意露出了牙齿。 他装了假牙， 还清

洗了牙齿， 形象好多了。 告别时，

严某非常真挚地对我说了声“谢

谢”。

后来有一阵子， 我上下班时都

会路过严某工作的医院， 每次我都

会看一看护工上岗牌， 严某一直都

在。 时隔已久， 现在我已不知他的

近况， 但愿他一切安好……真心耕

耘， 定有收获。

（作者为上海市青东强制隔离

戒毒所民警）

因吸烟违纪的他为病人戒烟了

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戒毒人员
  人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许许多

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咿呀学语， 第

一次独立行走， 第一次外出求学，

第一次择业就业……无数的第一次

串成了我们的精彩人生。 它是我们

成长的必经之路， 是我们对未知的

探索， 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美好回

忆。 我们正是走过了无数的“第一

次”， 才学会了勇敢迈出第一步，

学会朝着每一轮新生的旭日昂首前

行。

第一次的经历如夜空中的繁

星， 光辉而又繁多， 随着时光的流

转， 岁月的变迁， 不少这样的繁星

正渐渐淡出我的记忆。 然而 2018

年 6月经历的“第一次” 却会永远

在我记忆的星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

芒。

2018 年 6 月， 在上海市女子

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近三年的我接

受领导安排， 与一名早两年入所工

作的师姐一起主管一个特殊的小

组———艾滋病小组。 虽然此前在大

队也接触过艾滋病戒毒人员， 但并

不是戒毒人员的主管民警， 也没有

太多的思考。

对于艾滋病， 我的印象还停留

在课本上， 我知道它的危害大， 难

以治愈， 有三种传播途径， 对待艾

滋病患者不能歧视， 但这一切的前

提是基于我认为艾滋病、 艾滋病患

者距离我很远。 当我参加戒毒工作

后， 才发现戒毒人员正是艾滋病的

高发人群， 在工作中接触到艾滋病

患者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

我真正走近艾滋病患者后， 才发现

怜悯也是另一种歧视， 关怀、 尊重

和平等才是她们所需要的。

戒毒人员大多比较敏感、 自

卑、 缺乏安全感， 这些表现在艾滋

病戒毒人员中尤为突出， 用她们的

话来说就是： 没能从这个晴天霹雳

中反应过来。

我知道对待艾滋病戒毒人员要

更注意教育方式， 但最初接触她

们， 我忽略了这一点， 在对她们进

行艾滋病教育过程中， 我侧重于讲

述吸毒与感染艾滋的关系、 艾滋病

的危害等， 而忘了她们其实已经是

艾滋病感染者。 她们不愿面对现

实， 甚至抵触艾滋病这个词。 对于

这些已经深受其害的特殊人群， 我

应该给她们带去的是希望， 是艾滋

病治疗的方法和有关疾病的最新研

究进展， 让她们积极接受治疗， 得

到生的希望。

人与人之间相处， 眼神很重

要， 有时不经意的一个眼神可能会

伤害到他人。 在我的组内， 有两名

艾滋病戒毒人员， 年龄都不大， 其

中一名只有 22岁。 每次见到她们，

我都会替她们感到惋惜， 觉得她们

很可怜， 但这种怜悯的眼神正如

一把利剑在刺伤着她们。 虽不歧

视， 但这又与歧视何异？ 把她们

当成患普通病症的戒毒人员看待，

给予关怀的同时， 更给予平等、 尊

重。

第一次带艾滋病这个特殊小

组， 第一次与艾滋病戒毒人员相

处， 第一次在艾滋病戒毒人员中开

展教育活动， 第一次处理艾滋病戒

毒人员违纪事件……这个过程遇到

过挫折， 经历过失败， 但正是这种

挫折和失败激励着我一步步成长，

一点点改变， 我相信未来这一切都

是一种宝贵经验和人生财富。

（作者为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

戒毒所民警）

□胡梦影

警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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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遵守对继父最后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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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已是而立之年， 但回顾前半生， 却是一事无成， 还

让家人为我担心。 如今想来， 真的是后悔莫及。 我没有遵守对

继父的承诺， 如果他泉下有知， 不知道是否会原谅我……

放弃工作陪伴家人

  2011 年， 我毕业于北京的

一所大学， 后来到上海某系统

信息技术公司工作， 许多国家

级项目工程都有我通宵达旦赶

进度的身影。 那时纯洁、 质朴

的我带着理想刚刚踏上社会，

怀揣着梦想， 一往无前， 每天

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梦想。

“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

自己” 是我的座右铭， 和大多

数走出校园的莘莘学子一般，

我总想以生平所学在职场中一

展抱负， 披肝沥胆投身在事业

长河中， 在热闹繁华的国际大

都市为自己占据一席之地。

只是理想比现实丰满， 实

践比理论困难。 不知是天意的安

排， 还是命运的捉弄， 参加工作没

多久， 我的继父就被确诊为肺癌晚

期。 我的妈妈终日以泪洗面， 无心

料理家中的营生， 便让我离职， 在

家帮把手， 让她可以陪着继父周游

各地， 了却他生平的心愿， 也留下

最后最美丽的回忆。

自古忠孝两难全， 可是生命只

有一次， 我毅然提交了辞呈， 回到

家里的小车库帮忙。

与原来的工作相比， 回到家后

的日子太安逸了， 也让我有英雄无

用武之地之感， 只是为了让继父安

心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也算是一

种尽孝吧。

将毒品当成“麻醉药”

  虽然是半路出家的再婚家

庭， 可是我对继父的关爱却是

发自内心的。

继父最后在医院病床上等

待的时光， 我日夜照料， 可我

们都知道， 继父的时间不多了，

他自己也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

难熬。 继父生怕久病床前无孝

子， 也担心高昂的医药护理住

院费会拖垮我们这个家， 他放

弃了生的希望， 不知从哪里弄

来了冰毒麻痹自己。

得知继父靠吸毒缓解疼痛，

我非常吃惊， 也试图规劝他，

但最终还是于心不忍， 默许了

他的做法。 刚开始我会回避，

到后来继父自己已经无法单独

完成“溜冰” 的操作， 我就在

旁给他打下手。 每次吸完毒，

继父看上去就有精神一些， 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他的

脸色苍白如纸， 他是在预支自己的

生命。

继父吸毒次数多了， 我也产生

了好奇，甚至尝试着吸毒。 那时，我

根本就没有这是吸毒的概念， 只是

把冰毒当做缓解郁闷心情的“麻醉

药”，我以为它不会上瘾，更没想到

它会给我造成终身都难以磨灭的伤

害……

继父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天他把我喊到床头， 语重心长地

告诉我， 他知道我吸毒了， 但是希

望我答应他， 不会再有下一次， 否

则他走也走得不甘心。 我答应了

他， 希望他能更加心安。 我们诉说

着回忆， 回顾着过去， 两个大男人

抱头痛哭， 他哽咽着告诉我， 他之

所以会吸食毒品就是年轻时误入歧

途， 结识了损友， 影响了一生。 他

劝我千万不要不他后尘， 要重新振

作起来， 开始新的生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一刻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泣

不成声， 哭累了就趴在继父的

病床边睡着了。 后来我是被护

士叫醒的， 继父的手掌还贴在

我的后脑勺， 可他已经没有生

命体征了， 安详的脸上没有留

下什么愁容。 继父用生命最后

的时光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许

下了再不碰毒品诺言， 还有什

么比这样的生离死别来得更加

铭心刻骨？

我本该践行我的诺言， 可

是继父的去世让我无法从悲伤

中缓解出来， 就想用毒品让自

己“快乐” 起来。 继父的后事都是

我妈妈一手操办的。 告别式那天，

继父以前的女友前来闹事， 她认为

自己应该分到相应的遗产， 不然不

罢休。 纠缠、 挣扎、 闹腾， 有人拨

打了报警电话。

在派出所， 我哭诉了继父去世

前的经过， 并且承认了自己吸毒的

事实， 流着泪做完笔录。 就这样，

我成了“吸毒人员”。

吸一次也是吸毒， 吸十次也是

吸毒。 我已经“下水” 了， 再想上

岸， 谈何容易？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

心态， 我开始了第二次、 第三次吸

毒。

没能遵守那个承诺

  妈妈看着我自甘堕落又心

疼又气愤， 她陪我去广州的戒

毒医院自愿戒毒。 半个月的疗

程很快就过去了， 我完成了生

理脱毒治疗。 其实我那时就觉

得愧对家人， 花了他们的血汗

钱， 还让他们操心， 那么大年

纪了还要劳累。 可是这种愧疚

之心转瞬即逝， 回到上海没多

久， 我就去参加了朋友聚会。

在酒精的麻醉下， 我没有控制

好自己， 又沦陷了。

得知我复吸， 家人绝望了，

他们狠下心报警。 我的强制隔

离戒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追忆似水流年， 逃不过此间青

年。 我放过不过我自己， 转一圈来

到了这不该来的地方。 青春一经典

当既永不再赎， 大好青春年华， 如

今早已没了诗和远方。 眼泪有什么

用？ 后悔有什么用？ 人生如棋， 落

子无悔， 明知是自作孽， 可仍希望

家人能够原谅我。 尤其是我的继

父， 希望他原谅我失信于他。 我没

能守住最后对他的承诺， 如果还有

再来一次的机会， 希望我还可以喊

他父亲， 他养我大， 我顾他老弥补

今生的遗憾。 只是希望那一次我们

不会再碰触毒品， 他不会因病早

逝， 我也不会身陷囹圄。

妈妈报警抓我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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